
A13-15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
编
辑

曲
鹏

□
美
编

陈
明
丽

2022年1月15日
星期六

好

/

读

/

书

读
/

好

/

书

故事结构很固定

文学理论领域有一则关于福
楼拜的经典故事。有一天朋友去看
望福楼拜，发现他正在失声痛哭，
朋友问他：“什么事使你这样伤
心？”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死
了！”朋友问：“包法利夫人是谁？”
福楼拜说：“我小说中的女主人
公。”朋友就劝：“你既然不愿她死，
就别让她死呗。”福楼拜无可奈何
地说：“是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
可，我没有办法。”这个故事常常被
用来说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的必然命运，是生活逻辑的必然结
果”。

虽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
的方式是无限多样的，但在故事世
界中，只有有限的人物、有限的事
物、有限的联系。故事被限定在密
闭时空之中，所以要按照特定规则
去运行。而对读者来说，尽管故事
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差距很大，人们
却很少会去较真。因为读者在听故
事之前，就已经预设了这是“故事”
而不是“新闻事件”，从一开始就是
以故事的逻辑进入阅读的。

由于故事是发生在独立空间
里，《故事法则》指出，游戏的故事
具有封闭性特点。

故事角色之间的关系封闭，不
能出现多余的、没有功能的角色。
比如，故事中的坏人也是“箭垛
式”的坏人，坏到“头上长疮、脚下
流脓”，那么，如果“长疮”的功能
由某个角色担当了，往往“流脓”
的功能也由该角色担当。这与小
说等有明显不同。此外，故事只考
虑角色之间的关系，不考虑角色
之外的“吃瓜群众”。如《白蛇传》
的“水漫金山”、《窦娥冤》的“六月
飘雪、大旱三年”，都不会考虑百
姓无辜受灾的问题，因为群众不
是故事角色，不被列入故事伦理的
考虑范围。

故事的功能项和道具是封闭
的。通俗地说，功能项就是故事人
物的行为，这些行为对推动故事情
节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故事中不
能出现多余的、没有意义的行为。
比如，在《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
在渔夫来到海边之前，只需要用一
句“渔夫到海边打鱼”作为交代就
可以，完全不必详述渔夫如何起
床、如何刷牙洗脸、如何吃早餐、如
何查看天气、如何收拾渔具、如何
跟老婆道别出门等细节。

故事的逻辑是自洽的，情节是
自我闭合的，也就是说，矛盾的产
生和解决必须相对应地存在。比如

《水浒传》，梁山英雄征田虎和征王
庆就是一个后期添加的独立单元。
在这个单元中，征田虎时收纳了十
七员降将，到了征王庆时，梁山好
汉一个未折，而田虎的十七员降将

折损殆尽，梁山英雄的所有指标都
回复到刚刚招安时的状态。所有矛
盾都成对出现，自足解决。

故事是一个“自组织系统”，
具有在特定环境中自动适应、自
动优化的特征。这种自适不是哪
个人的行为，而是在口口相传的
流通过程中不断修订、变异、改
良，集体优化的结果。

此外，故事情节在逻辑上必须
自我封闭、自我完善，不能留有缺
失，只要有缺失，就会形成“紧张”。
每一处紧张都必须引进新的母题
加以消解，直到圆满为止。

大团圆结局受欢迎

民间故事的结局是既定的、封
闭的，故事情节只是朝向既定结
局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大凡熟
悉民间故事的人，听了故事的开
头，基本上就能知道故事的结尾。
这是因为民间故事的结局本来就
是预先设定的。《故事法则》把预先
设定的民间故事结局称为“元结
局”。

在施爱东看来，大团圆结局是
一种最典型的元结局。为了实现大
团圆结局，故事中的角色甚至可以
违背生活伦理、生活逻辑。比如，在
许多机智人物故事中，坏人都是说
话算数、信守承诺、又蠢又萌。因为
如果坏人不蠢萌，他就不上当；如
果坏人不信守承诺，就无法对他们
实施惩罚。相反，好人或者机智人
物常常是谎话连篇、说话不算数、
不讲诚信的。因为如果好人不撒
谎，事事讲诚信，他就没法得到坏
人的信任，也没法以弱胜强，以巧
取胜。

美学家朱光潜曾经揶揄说：
“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
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
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剧中
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上京赶考的
穷书生，金榜题名时中了状元，然
后做大官，衣锦还乡，与相爱很久
的美人终成眷属。或者主人公遭受
冤屈，被有权势的奸臣迫害，受尽
折磨，但终于因为某位钦差或清官
大老爷的公正，或由于他本人得宠
而能够报仇雪恨。戏剧情境当然常
常穿插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
圆。”

有人干脆将这类故事归结为
简单的十六个字：“公子落难，小姐
养汉，状元一点，百事消散。”甚至
有人将之编成民间歌谣：“才子佳
人相见欢，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
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

事实上，大团圆故事是一种
世界性的民间文学现象。施爱东
考察过200则意大利童话，其中至
少有150则是以大团圆收尾。即便
是迪士尼动画故事，其内容也都
是英雄历经种种危险，最终必将

化险为夷。《故事法则》认为，精英
知识分子批评传统戏剧的团圆之
趣，往往是因为不能理解戏剧演
出在民俗生活中的社会功能。乡
村演剧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
更重要的是作为节日活动或庆典
仪式的一部分，需要迎合背景主
题。此外，它还担负着伦理教育，
即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正因为如
此，“与其将大团圆追求归结为国
民性，不如归结为世俗性、民间
性、人类性”。

不过，《故事法则》同时提出，
精英知识分子对大团圆的批判，主
要是出于启蒙目的。无论启蒙文学
还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是必须确
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主题，唯其
不满，才能唤醒民众，以激发其精
神、召唤其斗志、奋起改变其现状。
而大团圆故事被认为是粉饰现实、
麻痹斗志的文学，有悖于启蒙目
的，因此遭到精英知识分子的嘲讽
和批判。

金庸小说好在哪儿

民间文学虽然普遍是模式化
的叙事，但是很受市场欢迎，所
以，即便是在当代，作家或编剧在
创作时，仍无法逃离这些“套路”
的约束。不过，优秀的作家或编剧
会努力尝试在“套路”中加入一些
变数，从而带给读者和观众新奇
的感受。

《故事法则》将史诗文学和金
庸武侠小说放在一起作了比较。史
诗集口头文学之大成，借助史诗艺
人的表述，集中体现了普遍性的民
族意志、公众愿望和审美理想，其
英雄塑造和人物关系都已形成固
定模式。金庸小说和史诗文学类
似，有一定的模式，一些可以反复
使用、不断改良、不断赋予新鲜意
义的模式。

最基本的框架是，无论史诗英
雄还是武林英雄，其成长大都会经

历“特异诞生、苦难童年、迅速成长
的少年时代、成功求婚、遭遇重大
挫折、建功立业大团圆”这样一个
过程。两者的英雄形象会有一些共
同特点：英雄的身世具有神秘性；
英雄从小缺少父爱；复仇是英雄人
生的一大使命；英雄有惊人的成长
速度；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
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
赢得众多“铁粉”青睐，还有自己的
许多“秘方”。比如在英雄形象的塑
造上，金庸既遵从了英雄故事的既
定结构，亦兼顾了节外生枝的形式
技巧；既有英雄母题的不变成分，
亦有话语技巧的可变成分；既有必
不可少的叙事功能，亦有信手拈来
的民间趣味。

以《射雕英雄传》的“桃花岛赌
赛”为例，金庸将“三道难题”“傻女
婿故事”和“与恶人赌赛型故事”等
民间故事糅合在一段情节之中，使
这场婚姻赌赛变得险象环生。为了
确保傻女婿在赌赛中的胜利，金庸
又安排了老顽童周伯通一场戏，让
郭靖先在老顽童处学得绝活，背下

《九阴真经》，而这恰恰又是民间故
事中傻女婿误听误信，不识变通，
反而因祸得福，以及弱者战胜强者
型故事的妙用。

民间故事中，与可爱的傻女婿
相对，总是有一个漂亮的巧媳妇，
于是金庸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
丽的女主角黄蓉。黄蓉天性聪颖，
略带刁蛮，恰是傻哥哥郭靖的头
号克星。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临阵
对敌，郭靖都是在黄蓉的支配下
行动着，这些行动往往是机械行
为，于是平添了许多令人捧腹的
奇趣。当《射雕英雄传》结束的时
候，傻女婿的故事却还在继续，《天
龙八部》中的段誉和虚竹，都曾在
不同阶段，冒着傻女婿的呆傻气，
处处误打误撞，却又傻人有傻福。

此外，民间文学中有大量斗智
不斗勇的机智人物小故事，金庸将
之巧妙地点化入文，颇有奇趣。华
山论剑一场，欧阳锋走火入魔舍命
相搏，居然逼退了黄药师和洪七
公，眼看就要夺取天下武林第一的
宝座，黄蓉急中生智，用激将法让
他和石壁上自己的影子相斗，欧阳
锋果然上当，结果手脚打在石壁
上，疼痛难当。施爱东认为，这一情
节明显受到印度童话《狮子和兔
子》故事的启发，故事中狮子要吃
兔子，兔子用激将法让不可一世的
狮子和井里的倒影相斗，结果狮子
被井水淹死。

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有言：
“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
体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
即从作者与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
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
历史。”可见，每一部优秀作品的成
功绝非偶然。

才子配佳人，美女爱英雄，结局大团圆

故事法则：总是套路得人心
□德霖

《故事法则》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施爱
东新近出版的一本小书。
在他看来，民间故事是一
种结构稳定的功能组合、
一个自组织系统、一棵生
命树。“总是套路得人心”，
此言非虚。古往今来，故事
的结构貌似在无序生长，
实则所有情节都有一套相
对稳定的结构或套路，而
所有的套路，都是特定功
能相互制约的最优结果。
可以说，每一则脍炙人口
的民间故事，都是特定语
言游戏中的最优玩法。

《故事法则》

施爱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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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西厢记》以大

团圆的结局收场。


	A13-PDF 版面

